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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报告文学兴起于19世纪末，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
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这一新学科，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
是宝藏总会被睿智的探寻者发现、开采、收获。30年来，尹均生
在寂寞冷清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园地开拓、掘进，开辟出新天
地，也收获了丰硕果实。1990 年，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
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反响。但他不
满足已有的成绩，经过 20 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又奉献出长达 50
余万字的厚重之作——《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这部著作的学术体系建构更加完
整、饱满，为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进一步学科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虽然是作者30年研究的集大
成成果，却有着非常严谨缜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全书由三大板
块构成：第一板块对报告文学追本溯源，全面梳理了欧美报告文
学的源起与发展；第二板块在国际报告文学发展的宏观视阈中
追踪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足迹与风采质貌；第三板块将报告文
学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进行理论层面的建构，凝聚着作者对
这一文体形态及其美学品格的深入思考和独到创见。这三大部
分脉络清晰、纵横贯通、经纬互补、层层推进，既有恢宏大气的全
景俯瞰，也有精细入微的个案剖析，整体框架臻于完备。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
发，考察 20 世纪世界社会与政治革命风云、经济与文化演变潮
流，从特定时代的综合影响因素中揭示文学变革与社会变迁之
间的敏感关系，有力地论证了报告文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兴文
体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想准备，在此雄厚
的阐释基础上概括出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品格与美学特质，得
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报告文学在时代和社会需要中
产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新闻记者和作家共同创
造的新闻文学形式”，“它面对现实发出急迫的呼声，有着特别敏
锐的思辨与判断，挟带着喷涌式的诗情……它具有自己特殊的
艺术个性，尤其以真实、急迫和激情，冲击读者的心灵”。

作为一部厚重的国际报告文学论著，显然不仅要求著者具
备开阔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具有详尽而扎实的资料占有。由于

国际报告文学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普遍关注，译介的原始资料
和文献十分匮乏，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十年披荆斩棘的考
索和持之以恒的密切跟踪，拥有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也吸纳了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些新观点、新方法，使自己的研究不
断有新的拓展和跃进。作者强调“个案式”研究对于学科建构的
重要意义。在这部著作中，他精选出近 30位中外最优秀的报告
文学作家作为个案，涉及的代表性作品50余部（篇），时间跨越了
两个世纪，可谓包蕴宏赡，但每一个案研究，都具体而深入，精辟
而丰满，同时它们又不是零散的单篇评论，而是与国际报告文学
发展的整体风貌、态势以及所代表的美学精神密切联系，互为佐
证的。

在作者的这部新著中，我们还看到其在报告文学理论建树
上的更大进展和成就。其一，通过对报告文学产生的时代社会
原因及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深层考察，通过对现代社会文学受
众了解社会需要和审美心理衍变的全面洞悉，从发生学、传播
学、接受学的多维结构中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功能和精神内
核进行了深度阐释，其中有许多经得住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的
真知灼见。其二，对报告文学的诗学观照和美学研究，极大提升
了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他认为：“仅用文学的
轻骑兵来阐释报告文学的文学品位与价值已不能表达其文体的
美学特征了。”因此他以“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的开放的美学观
与文体意识对报告文学“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思辨色彩与
艺术美感相契合”、“现实性和史诗性和谐共容”的文体形态及美
学品格阐发个人独到新颖的见解和认识。其三，从全球文化视
野审视世界性纪实文学（除了报告文学之外，还有报告小说等其
他纪实性文类）兴盛的潮流与趋向，在理论层面，力求概念界定
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对报告文学与报告小说及其他非虚构文体
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辨析，使非虚构文学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进
一步拓宽深化；同时，由世界纪实文学同趋异动的联系观察和区
别论断，探究当代审美意识、审美方式、审美价值的多元空间与
嬗变意义，具有敏感的前沿性和充分的学理性。此外，该书激情
与思辨辉映的行文风格，不仅增强了学术论著的征服力，也铸成
作者富有个性的学术形象。

书 评 开辟出前景广阔的学术新天地
——评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 □张 瑷

大凡热爱文学的人，几乎都知
道“鲁郭茅巴老曹”具体指的是哪
六位作家。在这里，我们不必分析
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成就顺序是否准
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鲁
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
曹禺等文学大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
的精英，甚至作为世界文学的精英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在现代
文学的大师中，还有冰心、夏衍、
沈从文、郁达夫、艾青、朱自清等
诸公，他们的名字像“鲁郭茅”们
一样，连接在一起，构成 20 世纪
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

曾几何时，在小学语文课本
里，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在大学语
文课本里，在图书馆里，在广播电
台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听到

《故乡》《白杨礼赞》《匆匆》《背
影》《小桔灯》《大堰河，我的保
姆》《天上的街市》，因为有这些美
丽的篇章，使得我们前行的道路有

了灯盏，给了我们无穷的信念与理想。我可以肯定地说，
20年前上学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文学启蒙无论如何要比
20年后的年轻一代要影响大得多。因为，在物质相对贫
乏，信息相对闭锁的时代，文学更容易给人带来精神的向
往与寄托。

即使如此，当时的人们吃的是窝头咸菜，可看的却
是《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妮
娜》，听的是《红岩》《暴风骤雨》《李自成》。我们不能
说当时的人们追求的有多么崇高，但看名著听经典确实
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如今四五十岁的人们，每当谈到文
学，都会怀念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文学最热闹的日子。
可以说，80 年代的文学就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的晴雨
表。诚然，让文学担当政治的功能是不合适的，可在特
殊的年代就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历史的重任。虽然 30余
年过去了，可我仍为那一批作家、艺术家感到光荣。正
是因为他们敢于铁肩担道义，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
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会不断创

作出文学上的一个又一个春雷。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文学整体的向内

转，消解政治，躲避崇高，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现实主
义作品几乎很难再成为报刊及出版社关注的对象。只要
稍微注意当下的报刊，你就会发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
品根本不到 1/3，有的刊物甚至不到 1/5。这其中的原
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条是现在的编者，尤其是报刊的
主要负责人缺乏农工经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
大都是出学校门进机关门的白衣秀士，脑子里装的文学
主义、名词远远多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经他们发表
的作品，所谓关注人生，反映人性，其实恰恰是对人的
不尊重。试想，一个连当下人的生活都漠不关心、熟视
无睹的人，他能关心谁呢？

于是，有人开始关心当下的生活了。赵本山、郭德
纲、周立波、小沈阳、李宇春纷纷登场了。毫无疑问，
这些明星的出现，确实活跃了文艺舞台，满足了观众娱
乐的需要。有些作品 （如赵本山主演或导演的 《刘老
根》《乡村爱情》《男妇女主任》） 堪称这一时期的经
典。但问题是，如果电视屏幕上老是滚动播出 《不差
钱》或是老郭的光头相声和老周的脱口秀，是不是我们
的欣赏水平也忒俗了。或许，有人会认为俗没什么不
好，认为老百姓过的就是俗人的日子。对此，我实在不
敢苟同。我总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靠几段相
声、几个小品就能打发日子的时代肯定是可怕的，是万
万不可取的。我们不是没有历史的教训。

前些天，参加一个少儿文学的颁奖活动。当一位老
作家动情地大讲“鲁郭茅巴老曹”时，我听到一个中学
生小声地问另一个学生：谁是“鲁郭茅”“巴老曹”？我
听后不觉哑然失笑。于是，我问：“你们知道谁是‘赵小
宇’吗？”他们看了我一眼，快速地抢答道：“知道知
道，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怎么，你们大人也知
道？”回家的路上，我思考了许
多：在一个信息飞速而多元的时
代，人们的眼睛关注某些品牌或
人物是新闻的本能。然而，人的
眼睛不应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它
也应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不
然，人的眼里就不应该储存泪
水。

我总觉得文学理想是一
个常识性的话题，不需要谈
论。一旦我们需要谈论它
时，就意味着它已出现了问
题。

远的不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总体上是不
存在理想问题的。那个年代
虽然有对历史创伤记忆的书写，也有种种迷惘、
感伤、苦闷与困惑的文学话语，但作家的写作都
很真诚，文学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一种向上的精神
气质。1981 年，汪曾祺写出 《大淖记事》 后
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和一
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
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
看见几只尿桶。……我去看‘巧云’（我不知道
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
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
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
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
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
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
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
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
40 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大
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汪曾祺反复提到他
写的是“向往”，而在我看来，这种向往其实就
是文学理想。

实际上，这种向往也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
中。王蒙的 《春之声》，张承志的 《黑骏马》 与

《北方的河》，路遥的 《人生》 与 《平凡的世
界》，莫言的 《透明的红萝卜》 与 《红高粱家
族》，铁凝的 《哦，香雪》 等等，都不同程度地
把作家自己的理想转化成了某种文学理想，文学
也因为理想之光的烛照，一下子有了精气神。

于是有必要追问，为什么文学理想在 80 年
代不成其为问题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以为与
那个年代的总体氛围关系密切。李陀说：“80年
代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激情，觉
得既然自己已经‘解放’了，那就有必要回头看
自己经历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往前看，看
历史又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
么，马上做什么。”（《八十年代访谈录》，第
253页）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80年代的过来人回
想一下，李陀所谓的激情其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
面面。《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
之类的歌曲唱的是激情，《一个和八个》《红高
粱》之类的电影演的是激情，而“美学热”、“全

民读书热”、“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等，也无不
与激情有关。1988年5月，我曾参加在芜湖举行
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亲眼目睹
了分组讨论时那种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的辩
论场面。显然，那也是一种激情的体现。如此激
情燃烧，让 80 年代变得生机勃勃，理想主义的
疯长也有了合适的土壤。

文学理想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勃兰兑斯曾
经谈论过 1830 年代对于法国文学的重要性——
类似于文艺复兴似的时代精神状况，作家亲同手
足般的思想交流与艺术批评，共同催生了法国浪
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参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 第 8－18 页） 1980 年
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状况也颇有点法国当年的味
道。西风东渐、思想解放、创作自由、人道主
义、启蒙精神等等，让作家们唤发出前所未有的
写作热情。这个时候，写作活动不光是文学理想
的呈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某种预演。鲁
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
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
看》） 作为五四文学的继承者，80 年代的文学
最大限度地接通了鲁迅所描述的文学理想，也把
文学理想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 90 年代的来临，文学
理想或被搁置或被抛弃，文学开始“向下”滑行
——与 80 年代文学形而上的精神气质相比，90
年代的文学更多关注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之类的
日常琐事。1991年韩少功说：“前不久我翻阅几
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
无聊，如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
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几句
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
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
的内容 （——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这个
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
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为乏味，所以怨天尤
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主题
之一。但历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
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熔冶之后，最高水
准的精神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

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能耐。”（《灵魂的声
音》） 当偷情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当然
不能说这就是文学的理想或理想的文学。而古今
中外的文学史也业已证明，文学逃避灵魂问题去
处往往就是肉欲之乡。在这种书写中，作家的灵
魂麻痹了，读者的要求降低了，文学的理想也暗
淡了。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局面依然与时代的精神
状况有关。90 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实用主
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等等盛行，
却惟独没有了理想主义生长的地盘。而那些众多
的主义不光是对理想主义形成了一种挤压，也对
它构成了一种消解。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器”成为一个时代
的重点琢磨对象时，它当然不可能在“道”的层
面上有所作为。同时，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引领
下，人们也开始远离“道”，嘲讽“道”，形而上
的追求仿佛成了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
1993 年，关于“躲避崇高”的争论和对“伪崇
高”的批判，置于当年的历史语境并结合有的论
者的中庸思想分析，或许这种批判本身并无多大
问题。但今天看来，“躲避崇高”这种提法显然
也是对流行时代趣味的一种呼应与确认——当时
代开始了“下行”的历程后，作家没有显出超越
之姿，而是委婉地强调着和光同尘的合法性。

被这样一种时代氛围笼罩，文学已不可能有
太大出息。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说 90 年代以来
的文学就一无是处，而是说没有了文学理想之光
的照耀，文学已显得真气涣散。于是，文学要不
描写的是《一地鸡毛》似的无奈人生，要不体现
的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哲学，还
有 《废都》 那样的颓废相，《上海宝贝》 那样的
暴露癖，再加上“私人化写作”的盛行，“身体
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的泛滥，文学陷入到
媚俗 （kitsch） 叙事中而不能自拔。李建军说：

“从精神上看，我们时代的文学的确存在着一股
邪气。在某些作家看来，文学本来就是变态的、
畸形的，而作家天生就是一群‘莽汉’，一群在
道德上享有放纵特权的‘糙人’。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我们的一些作家把自己的兴趣，牢固地

锁定在描写性欲、金钱、权力和暴力方面。不是
说这些内容不能写，而是他们的叙事态度是病态
的，流露出的格调和趣味是低下的。（《文学主
于正气说》） 李建军思考的问题是今日文学正气
不足邪气有余，他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触及到了理
想主义退场之后文学的委靡之相。

文学的委靡之相当然是时代精神状况的产
物，而这种精神状况首先作用的却是作家，这就
不得不涉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在我看来，作家
与时代的关系虽然说起来复杂，但有两种关系更
值得注意：其一是顺应，其二是反抗。当时代呈
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时，顺应时代便能让作
家身心舒展，文学也会呈现出刚健之风、进取之
态，盛唐时代的诗歌便可作如是观。而当时代变
得物欲横流或委靡不振时，顺应便成为一种共
谋，文学因此也会遭殃，这时候就有了反抗。反
抗是作家的自我拯救，同时也是让文学振作起来
的一种手段，但势单力薄的反抗往往又会成为
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当然，顺应与反抗也并非
那么纯粹，许多时候它们都相互纠缠，从而让作
家与时代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暧昧。比如歌德已
是一位伟大作家，但恩格斯却依然分析出了他与
时代关系的矛盾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
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
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
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
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
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
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
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
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
气是根本不可能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
会主义》） 恩格斯在这里特意提到了德国的鄙俗
气，那应该就是当年德国的时代精神状况。连歌
德都被这种时代精神击中而无还手之力，可见其
鄙俗气的强大。

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中其
实也是存在着一股鄙俗之气
的，但许多作家或者浑然不

觉，或者予以认同。如此一
来，文学自然也就浊气上
升，清气下降，失去了清俊
挺拔之姿。这其中自然也有
反抗的作家，但他们的言行
却一度受到批判和嘲讽。遥
想 90 年代中期的张承志和
张炜，他们曾有过“抵抗投

降”的激烈言辞，今天看来，或许二张就是抵抗
鄙俗之气的先知先觉者。然而，不但他们被扣上
一顶“道德理想主义”的帽子而遭到攻击，就是

“抵抗投降”的先驱鲁迅先生也受到了牵连。在
这种质疑、嘲讽与批判中，反抗时代的流行趣味
不但成为尴尬之举，而且似乎也成了一件“政治
不正确”的事情。正是由于诸多作家与时代鄙俗
之气明里暗里的合谋，理想主义换算成道德理想
主义后被清剿出局，文坛或文学从此进入到你好
我好他也好的太平时代。

海德格尔说，贫乏的时代往往会隐藏存在和
遮蔽存在，诗人的职责在于认识时代的贫乏，进而
让存在敞开。（《诗·语言·思》，第 85页）这当然是
对作家的高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很
可能还难以企及。那么，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可以向
恩格斯所批判的歌德学习，退而求其次？如此这般
之后，作家在顺应与反抗时代之间游走，进而形成
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时候，他们的作品或许才能
呈现出灵魂的悸动，心灵的歌哭，而不至于成为一
种无病呻吟的平面化的东西。

然而，学习歌德也颇不容易，因为歌德是非
常看重文学理想的。他认为，欧里庇得斯所处的
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艺趣味
是前进而不是倒退的”（《歌德谈话录》，第 86
页）。他指出，近代文学界之所以弊病多多，原
因在于“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
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同
上，第92页） 他呼吁：“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
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
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
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同上，
第137页） 这里所谓的前进的文艺趣味，作家高
尚的人格，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都可看做歌德
对文学理想的向往与追寻。我们的作家也能形成
类似歌德这样的感受与思考吗？我不清楚，但还
是希望他们多少能有 一点，因为这是让我们的
文学有大出息的基本前提。

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文学理想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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